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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教育家

顾西林是杭州有名

的音乐教育家，在杭州现代

音乐教育史上占据很重要的

位置，奠定了中国现代音乐的

基石。

顾西林老师有着那个年代

教师的风骨，有才华、爱学生，对

教学一丝不苟。

学生对这位严谨又特别的老

师心服口服，愿意聆听教诲，愿意

被她严格管教。顾西林先生为教

师树立了真正的榜样，为热爱音

乐的学生尽力创造好的学习环

境，对他们的训练，却又严格异

常，决不降低要求。

所谓教育，除了教授知

识和技艺，更是育人。而育

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

己活成榜样，表率就是最

好的教育。

用一本书的书名

来概括顾西林先生

的一生成就，非常

合适：《只为馨香

重，求者满山

隅》。

我第一次遇见顾西林，
是在 1963 年的秋天，在
文二街杭州师范学校宫
殿式教学楼边的校园马
路上。

1992 年深秋，我第一次见到“西林亭”。

它静静地伫立在玉皇山路 77 号，后来的杭

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校园内。这里，被誉

为“中国最美的音乐学院”。

八角亭飞檐翘脊、普通而朴拙，四围是

繁茂的树丛，前方草坪上，有一对形态相似

的古石马，好像没日没夜地在给它当着守

卫，近旁有一口小池，清澈的水面上漂浮着

各种金黄色的落叶。

亭子里，八根粗大的圆柱间一圈美人

靠，一式的中国红。著名笛子演奏家赵松庭

先生为其题匾，字体潇洒飘逸，自成一格，感

觉刚修缮不久。

这是杭州师范学校（后更名“杭州师范

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为纪念顾西林先生100

周年诞辰而命名的。

之后，杭州师范大学将下沙校区西大门

的一条大道定名为“西林路”，以永久地纪念

这位为我国现当代音乐教育事业作出重大

贡献的音乐教育家。

我第一次遇见顾西林，是在 1963 年的

秋天，在文二街杭州师范学校宫殿式教学楼

边的校园马路上。

只见一个老人，从前方寂寞地落叶的梧

桐树下向我缓缓走来，瘦削，矮小，留着一头

向后梳的极短的男式头发，原来是音乐教师

顾西林。

我迎上前去，恭敬地叫了声“顾老师”，

瘦小老人眯起眼睛，呆呆地看着我，问：“你

是——”我赶紧回答：“我是新来的语文老

师。”她微微一笑，连声说：“年轻好啊，年轻

好啊！”声音好细。

后来，在教学楼二楼会议室又遇见过几

次，见她用双手搬着一把轻巧的藤椅，笑眯

眯地走进会场，跟大家打过招呼后，好多年

长的老师从座椅上站起身，向她问好，寒暄，

她也不断地点头示意，直到校长宣布开会。

那时候，已在杭师执教三十年的顾西

林，盛名傍身，却依旧孑然一身，蜗居在女生

宿舍 2 楼 202 室，跟一届又一届的女生为邻

做伴。

十几平方米的住处，简朴得几近寒酸，

却被她整理得满屋洁净，一丝不乱，而那一

件件摆放得整齐有序的各类乐器，又显示出

小屋主人不同一般的富有。

床头挂一幅字画：三只猫，意谓“三脚

猫”，不知何人所作。估摸有两层意思：一是

自嘲：琴筝件件不落，技艺却不够精；二是教

诲弟子：学艺不嫌多，不要怕不精，或许将来

派得上用场。

平时，顾老师深居简出，在校园里很少

见得到她的身影，但她住所二楼的厕所卫

生，却坚称要由她来长期“承包”。每天一

早，满楼的学生上课去了，她便开始在厕所

里忙碌，连抽水马桶也要揩拭得一尘不染。

仔细打扫一遍之后，稍歇会儿，她便从

身边拿起一个火柴盒，抽出一根“擦”地点

着，慢慢地移向一盘印度香，接着，一缕细细

的青烟夹带着一股幽香，在小屋里慢腾腾地

向四处飘散。

作为她的同楼邻里，女生们即便来不及

整理寝室，走廊是一定要打扫得干干净净

的，似乎这样，才对得起为大家打扫厕所的

古稀老人。从她的门口走过，没一个不轻手

轻脚 ，谁也不会大声喧哗。

“文革”初期，顾老师胃口很小，弱不禁

风，一日三餐要人照顾。但仍首当其冲，硬

是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屡遭“造反派”的“炮轰”、批斗，被隔离在卧

室里，被要求“交待”一项项莫须有的罪名。

此后，我逢人便问：顾老师还好吗？无

人能答。

如此二三年，忽然传来噩耗，说老人已

经去世。自然，校园里未见有什么追悼活

动，也不知她在何处如何入土为安。

1913 年，21 岁的她开始
踏上音乐教育的漫漫之
路。

出生于上海的顾西林，从小由其父亲授

琴筝，后被送到上海启明女校修习钢琴和英

文。因此，她既善西洋乐器如钢琴、小提琴，

更有国乐的深厚基础，以及各类乐器的弹奏

技巧，尤以二胡、琵琶见长。

1913 年，21 岁的她开始踏上音乐教育

的漫漫之路。1926 年，在苏州与人创建“丙

寅音乐团”，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名望的音乐

团体之一。1933年，应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

校校长章顾年先生的邀请，从江苏省立苏州

女子师范学校赴杭任教，教授琴术、国乐，时

年41岁。

在杭州定居前，她先后在江浙闽一带从

事小学、中师、音专的音乐教育和研究活动，

有著述《小学音乐教学法》，为教学搜集、整

理的从指法练习到进行曲等不同风格的乐

曲训练范本《琴术练习曲》等。

解放后，顾西林继担任杭州市文联副主

席之后，1961 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浙江

分会第一届主席。

从事音乐教育 50 余年的顾西林有弟子

无数，不少是杰出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和

艺术家。

其中，有一位叫寄明的。

寄明？不了解她也不打紧，那首旋律高

亢，曲调活泼，被一代又一代人唱得烂熟的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作曲就是寄明。

这把小提琴看上去要比
常见的小些薄点，但发
出的琴声，音质却是好
得一塌糊涂。

我在杭师任教期间，尤其在“文革”以

前，校园里的音乐风很盛，探究这风气的成

因，似可追溯到 1912 年的浙江第一师范学

校。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杭州师范学校的

前身。

这一年的秋天，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李

叔同先生开始在此执教音乐、图画，在音乐

课上教授乐理和钢琴，并从事“学堂乐歌”的

写作，连续达 7 年之久，省第一师范学校也

由此成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主要发源地。

此后，又不断有大师的倡导和实践，加

之抚琴唱歌也是师范生的必修课，所以也有

不少学生在课余时间去琴房“哆来咪发唆”

地练琴，有时还得提前占位，一弹就是一两

个小时。

有喜欢拉二胡的男生，晚饭过后，回寝

室去拎一把二胡，便径直上了对面的女生宿

舍二楼。

在 202 室门口，男生稍作停留，便轻轻

叩门。听得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进

来！”他再次整理一下衣冠，彬彬有礼地喊一

声：“顾老师好！我来了。”推开门，轻轻地进

入室内。

顾老师打量他一番，说声“来啦”，就将

他引入卧室对面的一间同样大小的房间里。

“想拉《良宵》？不行！继续练《东方

红》，控制好速度。过半个小时，我会过来

听。”顾老师刚交代完，又听得对面的卧室门

口有弟子在叫唤：“顾老师好！”于是离去，小

屋子里立马响起低沉而沙哑的二胡琴声。

这回叫“顾老师”的，是同楼的一名矮个

子女生，刚学二胡不久。

顾老师面朝她教育道：“学二胡，一定要

钻到琴筒里去，不钻进琴筒，别想学好。”说

得矮个子女生连连点头。接着，她从屋子里

取出一只小闹钟，定时 30 分钟，交与女弟

子，说：“还是那个老曲子，回自己寝室练去，

闹钟响了回来，我听你拉。”女弟子连声说

“好”，便一手拎着二胡，一手拿着闹钟，回到

隔壁的寝室里，在下铺的床沿上端端地坐

定，“哆来咪发唆拉西哆”地练起了指法。

1966 年“文革”前夕，一位高个子男生，

成为顾老师一生中的最后一名弟子。

他有一副好歌喉，每天早晨，几乎都要

去操场吊嗓子，有时还会在教室里忽然“放

声歌唱”，也乐意参加社会活动，是该届学生

会文体部副部长。

“副部长”选学的与众不同，是西洋乐器

小提琴。

他家境也很一般，哪有钱买昂贵的小提

琴？原来是顾老师慷慨出借的。

这把小提琴看上去要比常见的小些薄

点，但发出的琴声，音质却是好得一塌糊

涂。他自然爱不释手，训练加保管，随身带

着足足有四五个月，顾老师从不提收回的

话，连一点暗示也没有。

“拜师”的第一天，顾老师让他当着面嚼

一颗青果。他很有些不解，但顺从地照做

了。开初，只觉得一股苦涩味冲上舌尖，过

后，便有了丝丝甜意。一旁的顾老师笑道：

“尝到滋味了吧？这叫‘先苦后甜’。”原来这

尝青果，还有一层深意在，“副部长”叫绝。

后来才知道，“先苦后甜”是顾老师教育

弟子的一个绝招，不少弟子都受过类似的教

育和启示。

在 杭 师 的 弟 子 里 ，男 生 最 受 顾 老 师

“宠”。因为在当时的师范生中，男生少于女

生，学琴又最有毅力和常性，但不论男女，顾

老师教授都同样严苛。为了帮这个难得学

小提琴的弟子把握好提琴姿势，她甚至用绳

子将他的左上臂跟前胸捆绑起来。指定的

练琴地点，是她屋子边上的盥洗室，每次一

两个小时。琴拉错了，她“笃”地敲一记木鱼

叫停。他最怕木鱼声了。

过去好些时候，他才听说这把琴原来是

法国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一位友人赠送给

她的，是她最珍爱、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份财

产。

“文革”爆发后，他眼睁睁地看着一帮人

将老师拉来拉去地批斗，心里有说不出的

痛，那把伴随他将近半年的心爱的小提琴，

也在这帮人的“勒令”下无奈“缴械”，不知了

去向。

“副部长”毕业于 1968 年（因“文革”延

迟一年），后来成了杭城小学界知名的音乐

教员，标准的男高音，也搞音乐创作。退休

后，先后担任多个业余合唱团的指挥，自称

“闲不住的音乐老人”，我暗笑，真个是“江山

易改，禀性难移”啊。很久很久以前，我是他

的班主任。

此时，顾老师往往在一
方小桌的一边放一盅白
酒，另一边放一小碟花
生，咪一小口酒之后，便
开始“咔嚓、咔嚓”地咀
嚼一粒花生米。

“文革”爆发那年，顾老师 74 岁。此前，

虽然年老体衰，但仍乐意接收上门求教的弟

子，不计环境狭小逼仄，教授各种琴术。

不用跨出校门，甚至在同一幢宿舍楼

里，就能向权威学习琴术，那可是多少人梦

寐以求的事情呀，好学者自然喜欢得不得

了。

不过，顾老师严格、规范地教授琴术，在

学生中是出了名的，人人都知道她有一条不

成文的规定：不认真的、不诚心的、不听教

的，且慢上门！

所以，那些真心想学琴的，个个显得毕

恭毕敬，小心翼翼，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和随

意。

也有住校内宿舍，喜好琵琶弹奏的年轻

教师，晚餐过后，在校外的田间小道上散一

阵子步，便上楼去顾老师的 202 室小坐，讨

教些问题。

此时，顾老师往往在一方小桌的一边放

一盅白酒，另一边放一小碟花生，咪一小口

酒之后，便开始“咔嚓、咔嚓”地咀嚼一粒花

生米。遇到兴致好的时候，随手拎起一把琵

琶，交与坐在身旁的年轻教师，自己握一把

二胡，一起抚琴一曲，继而进行一番研讨，谈

兴顿浓，小屋里也不再讲究轻声细语。

后来，顾老师托人又买了把琵琶，放在

屋子里。一次，年轻教师进屋来看望，她欣

喜地告诉说：“这把刚买的琵琶质量好些，今

后我俩可以合着用。”他估摸着，这把琵琶价

格不菲。

年轻教师原先是杭州大学民乐团的一

名琵琶演奏员，跟我同时分配在杭州师范学

校，同一个教研室。

排练结束后，我替她叫
来辆三轮车，扶她上了
车，看着车子在落日阳
光里渐渐地远去。

2012年12月25日晚，浙江音乐厅。

杭州大关小学在这里举办民乐团建团

60 周年音乐会。曲目有 11 个之多，全部由

大关小学学生演奏，年龄最小的才7岁。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关小学民乐团一个

接一个地获奖，一次又一次地出访，小演奏

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谁也不会忘记两个

人的名字：顾西林和周大风。

顾西林和周大风先生是大关小学民乐

队的伯乐和后盾。

两位音乐界的名人跟小小民乐队的相

遇相识，是在 1956 年浙江省第一届文艺会

演上。当时，成立才两年的大关小学民乐队

参演的节目是民乐合奏《金蛇狂舞》，当最后

一个音符在指挥的有力挥动中戛然而止，全

场顿时掌声雷动，惊叹声不绝，作为评委的

他俩自然也惊喜不已。之后，民乐队有了两

位热心导师的精心扶持，1958年就获得共青

团中央授予的“笙、萧、琴、笛样样精，从小服

务工农兵”的题词锦旗。

2011 年，在香港“‘民之乐’国际民乐展

演大赛”上，民乐团跟一些成人专业乐团经

过一番艰苦拼搏，最终夺得表演一等奖。

该校民乐团的第三任指挥程荣炳老师，

在一个纪念会上的发言，较翔实地记述顾老

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乐团初创时期一

些轶事。征得他的同意，摘录如下：

大关小学民乐队的前三任指挥，都是顾

老师的弟子，姜老师和我是第二、三任指

挥。在杭师，我学的是扬琴，姜老师学二

胡。据说，我俩是她从杭师毕业生中选了又

选，对号入座分配给大关小学的。

离校时，我在校园里跟老师道别，她除

了反复嘱咐要好好工作，把民乐队带好，还

不忘让我带上她赠送给乐队的一件乐器

——一架托人专门从上海采购来的高档扬

琴。姜老师那时也有，是把紫檀木如意头二

胡，自然都是老师自己掏的腰包。这些相

赠，后来被同行们戏称为“陪嫁”。

1963年腊月的一天，纷纷扬扬地下着一

场大雪，我正担心要过来指导排练的顾老师

来不了了，却见前方一辆三轮车顶风冒雪地

缓缓驶来，车上坐着一位老人，正是我盼望

的顾老师！

我赶忙上前去搀扶，一起走进破旧的大

礼堂。没怎么休息，她便腰板笔挺地站立着

鼓动大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琴的就

要在寒风中锻炼意志。”并做起了示范：双手

反复地前后搓擦。等小演奏员们照样地搓擦

了一阵，她问道：冻僵的小手活络些了吗？大

家说，好多了。她就开始指挥大家排练一首

新曲。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为

止。临走时，路上已铺上了厚厚一层白雪。

1965 年 7 月，夏至刚过，中午的天气变

得有些燥热起来，顾老师又坐着一辆三轮

车，顶着大太阳前来民乐队指导排练。

排练结束后，我替她叫来辆三轮车，扶她

上了车，看着车子在落日阳光里渐渐地远去。

不料，这是我跟老师的最后一别。

顾西林和周大风先生以音乐结友，是中

国音乐家协会浙江分会第一、四届主席。

2011 年，已是 88 岁高龄的周大风先生，

从定居的宁波北仑回到久别的杭州大关小

学，在报告厅观看了孩子们的一场民乐演

出，欣喜不已。

令我嘘唏的是，顾西林先生离开熙攘世

间已有40余年！

同事同事
王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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